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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山房

周晶退休前任齐鲁书社副总编辑，自己总结
一生就干了“读书编书藏书”三件事。他出生于
1942年，如今已到耄耋之年。他的“五里山房”在业
界非常有名，然而我们此次采访并非在“五里山
房”，而是在他位于舜德路的新居。

在周晶家中，一把竹椅，一本书，便足以
成为他的读书之地。“我们家是孔夫子搬
家——— 净是书。”周晶的爱人张书珍说。

在周晶家中的书橱中，古书被有序摆放
起来，每部古书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作
者、书名以及版本。满橱的古书散发出时间长
河里的悠悠纸香，令人不禁心生敬意。

他的藏书到底有多少？周晶也没有仔细算过，
但粗略估计，万余册书早就已经有了。这些藏书大
多放在原“五里山房”。在四间居室中，三间皆为书
橱壁立，包括门厅、阳台，皆矗立着大大小小的20
个书橱，集中放书的书房地板上也堆满了书，还有
散放着的十数个装着线装书、旧期刊的纸箱。

“五里山房”的斋号因何而来？据周先生说，他
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居住在济南南郊五里山
路一小区中，此小区地处“马（鞍山）五（里山）六

（里山）”风景区，因此便自称“五里山人”，书斋亦
取名“五里山房”。著名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黄永
年先生曾给他题写斋号，搬家后他将黄先生题写
的“五里山房”带到了新家，放置于书柜中。这也意
味着，对于周晶而言，“五里山房”已然不再是一处
固定的藏书之所，而是一种藏书的精神表征。

天生爱书

周晶是如何走上藏书之路的呢？他说最初只
是为爱书，兴趣所至，古今中外皆可纳入藏书范
围，后来藏书的范围逐渐变小。由于自修明清文
学，他便开始系统收藏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文人
的别集、选本，再到后来，特别注重访求山东籍文
人的集子，以求保存乡邦文献。

“我是从‘小书’读到‘大书’。”孩童时喜欢看
小画书，随着年龄渐长，慢慢变成读“大书”，种类
从一开始的现代文学变为古代文学，然后，便一发
不可收拾。读的书多了，自然而然开始藏书了。

周晶是个“天生”的读书人。他小时候住在大
连，五六岁的时候，他从邻家小伙伴那里看到了第
一本书。那是一本纸已发黄、上图下文的方形本

“小人书”。书名已经忘却，但周晶还记得那是一个
吃狮子奶长大的孤儿，后来成为力大无比、所向无
敌的英雄的故事。

大开本的连环画配有文字和图画，格外
生动有趣。这些据《七侠五义》《水浒传》《西游
记》等古代小说和戏曲改编的连环画册成为
了其读书、藏书的起点。

从在大连一家新华书店买到人生中第一
本书———《大禹治水》连环画，到复学以后至初
小毕业，周晶买的小人书已有几十册，整整齐
齐装满了一只小木箱。后来，这些连环画大多
是在迁家济南后，陆续与同学、邻居交换民间
铅排本古本小说等成人读物或邮票了。

上初中后，看书多，买书也多。周晶曾把母亲
给的买早点和买电车月票的钱都省下来买书，直
到有一天“东窗事发”，母亲直接给他买了电车月
票，才结束了其满头大汗跑着上学的生活。

时间转眼来到1958年春，因父亲工作调
动，周晶举家迁徙到济南。“来到济南后，我真
正的读书、买书生活开始了。”

济南淘书

曾经读过《老残游记》中的济南美景，听过评
书里的“济南好汉秦琼”，16岁的周晶初到济南，对
这里的一切既新鲜又熟悉。

“如果当时没到济南，可能不会发展成现在的
样子。”诚然，济南的旧书店、旧书摊星罗棋布，让
当时只见过新书或民国石印本或日本、苏联印的
洋装书的周晶，顿时大开眼界。

彼时的周晶也正值求知欲旺盛的年纪，这些
铺天盖地的旧书、旧期刊，宛如一个百宝箱在他面

前打开，吸引着他前去阅读。
刚来济南的那一年，也就是1958年，在济南纬

十二路的西市场旧书店，周晶买到了人生当中第
一部线装书———《笑林广记》。

“这家旧书店的店主姓陈，头很大，书店很
小。”周晶仍记忆犹新，旧书店的面积顶多二十平
方米，书摆得满满当当，一进店内满眼望去都是
书。好书在店内，外边的门板上放着许多不值钱
的“破烂”书，旧书、线装书掺着放在一些。

但周晶在这堆“破烂”中看到了一部清乾隆
年间刻印的《笑林广记》，仔细翻看下，觉得不错，
花了五角钱购入。后来，周晶又重新整理了这版
和光绪版的《笑林广记》，在齐鲁书社出版。

关于济南的藏书回忆，周晶也是历历在
目。来到济南的某一年春节，周晶的母亲给了
十元钱让其买一套新绒衣。他却用这笔钱买
了一套清朝嘉庆年间翻刻青柯亭本的《聊斋
志异》，线装十六册，要价六元。

这套书的价格当时是周晶父亲一个月的香
烟钱，父亲被儿子“一掷千金”买书的“豪气”惹
恼，一气之下愤而离家。“现在看，我也很愧对父
亲。”但这次的苦涩经历并没有让周晶停下看书、
藏书的步伐，对《聊斋志异》的兴趣也有增无减。

或许是因为地处齐鲁大地，加之在济南生
活了六十多年，对山东文化产生了认同感，也
或许是骨子里仍流淌着山东人的豪爽与细腻，
周晶收藏山东文献越发得心应手。

周晶开始集中收藏山东人著作的线装古
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段时间也是
其淘山左文献的黄金时期。“这时候工作了，
手头相对宽裕些。”

济南的英雄山文化市场、古旧书店，皆是
周晶的淘书乐园。有一次在英雄山文化市场，
周晶见一人拿着一册《芥子园画谱》二集彩色
套印本在叫卖，由于书品颇佳，不敢相信是旧
本，在犹豫之际，便被别人捷足先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周晶懊悔之后，他
蹲下身来，在一大堆残本零册中捡得一册明代历
城名士周继撰的《阳宅真诀》上册，书后有“万历”
刻书牌记，仅八元就买到。

“我收藏的山东文献多是‘小家’，因为名家的
书籍存世多，已经多被图书馆或藏书家收集。”与
之相反的是，“小家”的书籍收藏则不尽如人意。考

虑到保存乡邦文献的重要性，周晶注重收藏山东
的非名家书籍。久而久之，许多独一份的山东作家
书籍都在他书斋里珍藏。

与一般藏书家不同，周晶从不参加各种
拍卖会。老朋友韦力多次劝他改变观念，说

“以藏养藏”对于藏书家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
事情，但是他虽感谢朋友好意却没听从劝告。
这其中是何原因？他说“也许我也能因此发点
小财，但我志不在此。”他心里常想的，是要为
他的藏书找个好的归宿。

“有藏有散”

2015年6月，山东省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特
展，展品皆为山东地方文献，不仅有清代张尔
岐、王士禛、周永年、蒲松龄、牛运震、翟云升、桂
馥等名家的著作与题跋，亦有原不见记载的山
东人如清韩邻佐、朱曾传、乐山等人著作。

事实上，这次的展览是“五里山房捐让山
左文献特展”，展出的正是周晶捐让给山东省
图书馆的山左文献。

周晶为何要把自己一生省吃俭用才得到
的那么多珍品捐献出去呢？

“有藏就有散。”周晶坦然接受藏书的最
终走向。

最早捐让图书的起因是，多年前的一天，当
时的山东省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李勇慧到齐鲁书
社找周晶。当时周晶正在开会，当着几位书社领
导的面，她直截了当地说：“周先生，你不能将你
收藏的古书给其他图书馆，要留在山东啊！”

周晶事后想来，李勇慧可能误会了。当时
他与天津市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来
往比较密切，李勇慧大概是听了一些风言风
语。但经过这一番提醒，收藏的山东文献去留
问题便经常萦绕于他的心头。退休之后，周晶
有时间将自藏线装书进行整理，并编了简目，
自此开始认真思考这些古书的去留。

“我本身就和山东省图书馆的感情很深，
在从事编辑工作时，他们对我提供了很多帮
助。”并且，山东省成立了省古籍保护中心，由
山东省图书馆负责，聘请周晶为其中的专家，
他也参加了几次省内珍本古籍的评选工作，
深深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

再三斟酌下，2014年末，周晶做了一个重
要举动。他将自己收藏的98种山左文献中的
精品，旧木刻雕版(章丘郭氏族谱序)1块，民
国初商务印书馆书匣(匣面有山东反袁青年
志士诀别亲人刻字)1只，以及清代山东著名
画家高凤翰《菊石图》1轴，共101件，一举捐让
于山东省图书馆。

这批山左文献中的线装古籍内容丰富，
其中既有稿本、抄本、刻本、拓本、石印本、铅
印本，还有极为珍贵的名家题跋本、批校本，
更有孤本31种，稀见本约40种，《山东文献书
目》《山东文献集成》《中国古籍总目》等书目
不曾著录，2种《山东文献集成》予以影印，3种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全国仅1家图书馆
收藏。“一下把收藏多年的文献捐出去，说不
心疼是假的。”多年以后说起自己这些呕心沥
血的收藏，他还是非常留恋。

“书卷多情似故人”，对于捐出去的“老朋
友”，周晶非常惦念。2018年秋，有次他去省图
书馆办事遇到了历史文献部主任杜云虹，便
向她表示想看看他的“老朋友”们是否安然无
恙。杜云虹当即把他带到了省图特藏之一的
海源阁书库。当杜云虹打开其中一个书橱，他
看到了那批久违的旧藏。周晶既感动又欣慰，
他知道，自己的宝贝们到了它们应该到的地
方。不但被保管得很好，而且“待遇”极高，因
为海源阁可不是一般藏品能待的地方。“藏书
家最后还是应当回报社会，取之社会用之社
会。”作为一个山东人，把山东文献留在山东，
周晶觉得非常满足。

此后，他有机会就时不时地去省图看一
下“老朋友”。如今已经82岁的周晶虽然有些
驼背，但仍耳聪目明。他说，只要腿能动、眼能
看，还会逛书店、书摊，享受淘书的快乐、读书
的幸福和藏书的乐趣。

杜春娜 济南报道

走上古籍整理之路其实挺偶然

1981年，杜泽逊以枣庄市高考语文全市第一
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山东大学古
典氛围浓厚，以文史见长的办学特色凸显。

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来到大学的杜泽
逊常常“泡”在图书馆里读书。无论古今中外，都被
他纳入阅读的范围。但有一年，一部符定一先生编
纂的《联绵字典》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是一部搜集
六朝以前所有联绵字、解释双声叠韵词的词典。

姑且不论具体内容，一打开这本词典，杜泽
逊就被一张图片所吸引。图片中，作者的手稿摞
起来的高度比本人还高。编纂一本书就实现了

“著作等身”，这无疑给年轻的杜泽逊留下了一
些震撼。“我以后也想成为这样的学者。”这个念
头从此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中。

但杜泽逊走上古籍整理的道路，其实有
一定偶然性。

因为当时学习古汉语比较多，一开始，杜泽逊
定下的目标是报考当时山东大学文学院古汉语名
家殷焕先先生的研究生。不过，当年殷先生在全国
只招两个研究生。“我一个同学跟殷先生平时学得
多，觉得竞争不过，这样还剩下一个名额，但认为
压力太大，就产生了退缩的念头。”
既然报考殷先生的研究生希望不大，那未来

的方向在哪里？此时，这成了杜泽逊思考的问题。
1981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

复，1983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成立全国高等院校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批
准在一部分高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山东
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当年被批准成立。

1985年，古委会成立的高校古籍所招收了
第一届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国家教委直接批名
额，山东大学古籍所招了10名研究生。1985年，
杜泽逊毕业，正好碰上古籍所招研究生，于是，
他决定报考试一试，最终顺利考上。

在研究生班中，杜泽逊学习了版本学、目录
学、校勘学、古籍导读等课程，作为正儿八经的古
籍整理人才来培养。1987年，他毕业留校，仍在古
籍所工作，被指定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教。

在实践中长本事

作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手，当时杜泽逊的主
要任务是参加王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
遗》。第一次上手国家项目，彼时才二十几岁的
杜泽逊尽管理论知识丰富，但具体的实践应用，
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光说不练假把式。掌握好真正的古籍整理
研究，还需要走到实践中。为此，王先生给杜泽
逊开书单，让其写提要。“王先生开的书单里有
一百多部书，都是版本目录方面最重要的书。”
杜泽逊称，“提要首先要厘清藏书家的生平事
迹、藏书的特色，继而梳理编这部目录的原因、
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价值、有哪些罕见的书
以及藏书是否得到传承等。”

一部、两部……两年的时间百余部书全部读
完，每部书的提要都交由王先生批改，由此杜泽逊
也清楚了藏书家的历史。
实际上，得到的锻炼远远不止如此。“王先生

与好多老先生有书信往来，信里他们都用文言
文。”来的信件，王先生也会拿给杜泽逊看，甚至有
时回信也要等他先看完。“这样，我在了解这些学
术信息的同时，能够学会用文言文写信。”

王先生还曾给过杜泽逊两本书，并让其据此
写一篇评论。说是书，其实是由书信集结而成。这
些书信是影印而成的行书，且没有标点，比较难
读。

读不懂怎么办？先生已经布
置下任务，无论如何也要迎

难而上。杜泽逊只好反复读，了
解语言习惯、有关的知识。“只要读

懂了，就可以认识那些不容易认的
字，断开不容易断的句。”
经历了一个暑假，杜泽逊埋头苦读，

把这两本书“啃”下来后，写了一篇评论。
“评论在王先生修改后，也最终发表了。”经历

了王先生多次的“磨炼”后，在杜泽逊看来，他
也了解了民国年间著名学者、政治家等人物
写信的称呼、格式、抬头、落款等内容。

第一部像样的成果

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百衲本二十四史
校勘记》，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存目标
注》，再到《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
在从事的十个古籍整理项目中，杜泽逊认为第
一部像样的成果是《四库存目标注》。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赞
撰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永乐
大典》本。合格的著作可以被抄入《四库全书》，
但不合格的著作，不能被抄入《四库全书》，而在

《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
《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书有一万多种，

其中三分之一是《四库全书》收入的，三分之
二是“存目”，也就是《四库全书》未收而仅仅
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保存了目录。其实，部分

“存目”书早在清代就受到关注，乾隆时期就
有了单行的木刻本，但毕竟“存目”之书是四
库馆臣认定的“次等货”，受重视程度不够高。

1992年1月11日，腊月初七，位于琉璃厂海王邨
大院内的中国书店还没有正式歇业，一本民国间
学者批注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正懒洋洋地躺在
书架上，殊不知，它的命运马上就要迎来改变。彼
时，杜泽逊正跟着王绍曾先生编《清史稿艺文志拾
遗》。因为《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中华书局约稿，
他多次到王府井中华书局送稿子。1992年1月，事
情办完后，杜泽逊便抽空到琉璃厂寻摸老书。这一
次，他正巧发现了这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

这部书为线装本四册，当时价钱八十多块。因
是第一次见到单行本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当
杜泽逊把这本书捧在手里的时候，心里便隐约感
知到了这部书的价值。重金买下后，他便开始从事
四库存目标注工作。

回到济南后，杜泽逊买了十几个硬皮本子，
和爱人分工，把“存目”中的6793种书的书名、卷
数、著者及朝代抄在十一个本子上。各书之间留
下四行空白处，准备填写知见版本。但同时，他
主要的时间仍用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感受到《四库全书附存目录》重要性的不止杜

泽逊一人。1992年6月份左右，国务院第三次古籍
规划会在香山饭店召开。会后北大东方文化研究
会历史文化分会提出编纂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计划，获得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匡亚明先生批
准，季羡林先生任总编。

在那个时候，海内外对《四库全书附存目录》
的6793种书作专门调查研究的只有杜泽逊一
人，故而1993年他受邀参加了“四库全书存目丛
书”编纂工作。而这一干，就在北京待了四年，一
直到1997年10月底完工。“当时还兼顾着王先生
的一个项目，他还让我早回来咧。”

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工后，杜泽逊开
始写定《四库存目标注》。到2005年，《四库存目
标注》写定工作完成，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1月出版。从1992年算起，前后15年，至此，代
表作《四库存目标注》最终完成。

“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干”

投身于古典文献学几十年，杜泽逊曾先后主
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级重大古籍整理编纂项目。
细数发现，这些项目，几乎每一项都旷日持久，短
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2004年开始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2012
年开始的《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2017年
正式开始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2021年12
月正式立项的《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2022
年底正式启动的《齐鲁文库·典籍编》……目前，
杜泽逊手头上的大项目齐头并进。
时间是最好的工具。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

中，项目成果开始逐渐出现。
一套木刻版的《十三经注疏》有一万多个版

面，重要的版本有15个，每个版本要校对三遍。“按
页数算，《周易注疏》在整个《十三经注疏》中占3%，
这3%的内容就要15个人校对一年。后来又花了两
年的时间校对完了《尚书注疏》，它的页数占比是
6%。”换而言之，三年中，15个人校对了9%。

按照当时的工作量来算，要完成《十三经注
疏》汇校点校工程，一个人就要校对许多年。无奈
下，只能扩大团队人数，由15人变成了35人。

团队人员变多，开支相应增多，这些年
来，经费早就已经花光。这里凑凑，那里挤挤，
维持到现在。不过万幸的是，《周易》《尚书》

《毛诗》已经完成校对工作。
《十三经注疏》烦琐的工作也是古籍整理

研究的一个缩影。《清人著述总目》项目更是
20年才出了清样。

“《清人著述总目》项目开始时，网上资料还
不那么丰富，所以采用了传统办法——— 抄卡
片。”参加抄卡片的师生共300多人，共抄制卡片
130万张。经过合并重复，计得清人著述22 . 7万
种。2012年完成后，又陆续修订，2023年暑假才由
中华书局出来清样，16开40册，共25000页。

“从41岁开干，到61岁出清样，什么样的考核
才耐得住呢？”虽说做的是国家重大项目，但考核
只承认正式出版物和期刊论文等内容。二十年才
出清样，这就意味着二十年间这个项目的考核都
是零分。而杜泽逊参加的重大项目短则几年，长则
几十年后才能出成果，势必在考核上要吃亏。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因为一直在做集体项
目，杜泽逊毕业时想做的项目基本都没有机会，

“只有《四库存目标注》算是自己做的”。
1988年，杜泽逊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与《四

库全书总目》有关，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他在1987
年至1988年间用10个月读完了《四库全书总目》

（简称《四库提要》）200卷，并据此做了10类卡片，
即十个专题。可惜的是，论文只写了其中一个专
题 “辨伪”，即《四库提要辨伪学发微》。另外九
个专题的卡片一直捆着，36年至今没有打开。

那么，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因为这些工
作总要有人干。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救人
的命，古籍整理则救“书”的命。“浩如烟海的中
国古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凝聚着中华先
人的智慧、经验和哲理，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
承载者和见证者。让湮灭的典籍重新浮现在人
世间，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使命。”

今年1月，杜泽逊又担任了《文史哲》编辑
部主编兼主任。但他说，无论干什么，肯定还
会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这辈子是不准备
从故纸堆里爬出来了。

延
续
古
书
命
脉


年
来
主
持
多
项
古
籍
整
理
重
大
项
目

杜杜
泽泽
逊逊

故故
纸纸
堆堆
里里
写写
就就
精精
彩彩
人人
生生

37

周晶在藏书界赫赫有名。他一生
藏书上万册，被有当代“国内第一藏书
家”之称的韦力先生称为山东著名藏
书家，且评价其藏品“兼具学者之藏书
及藏书家之藏书两种特点”。但与一般
藏书家不同，他从来不参加各种拍卖
会，失去了很多“致富”的机会。他爱书
如命，却又舍得将自己的藏书精品捐
献给山东省图书馆。这究竟是怎样的
一个人？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
走近这位一生与书打交道的老先生，
想解开心中的谜团。

周晶在接受记者采访 杜春娜 摄

今年61岁的杜泽逊先生，是山东
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文史哲》编辑
部主编兼主任，古典文献学专家。自
1987年第一次参与重大项目《清史稿
艺文志拾遗》开始，从事古籍整理已经
37年，成绩斐然，堪称国内业界翘楚。
有人说，古籍整理好比地质队的野外
勘探，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必须要甘于
寂寞，不慕繁华，才能深入进去。那么，
杜先生是如何在这一看似十分枯燥的
领域，一干就是大半生呢？世界读书日
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对杜先生进行了
采访，听他聊他的读书生涯，以及一头
扎进故纸堆的前因后果。

杜泽逊在接受记者采访。 杜春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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